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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粹主义是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意 , 而大跃进民歌运

动毫无置疑的又是构成这种民粹主义的一大浪漫而神魔的重要内容。若从浅表的考察来看 , 这

场空前( !) 绝后( ?) 的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政治哲学动力、以几亿工农兵群众为创作主体的全

民诗歌大批量生产的运动, 似乎只能称作一种狂躁浪漫的精神闹剧 ; 但从深层的考察来看 , 它

就完全不能说是闹剧了 , 准确地说这个运动自始至终隐伏着民粹主义和新村主义的诗化哲学的

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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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对农民作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的认

识有两个来源 : 其一为风靡“五四”前后的民粹

主义思潮 ; 其二为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在 1920

年夏天他逐渐转变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后 ,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早期情结似乎逐渐淡出以致隐

匿了。但是 , 当 1958 年民粹主义伴随着人民公社

化运动和大跃进民歌运动而复苏蔓延之时 , 这一

切又从何解释呢 ? 一种曾被某些学者指认为被

“彻底清算”了的近代政治哲学思潮 , 又是怎样能

重新喷发以致发展到汹涌而不可遏制的势头 , 这

一切的秘密又何在?

答案既在毛泽东深层的文化性格———在他权

威理趣的曲折隐涵之中 ; 又在中国亿万农民的深

层文化性格———在他们古拙悠长的升平梦幻、天

然乐生以及粗朴蒙昧的意态之中。

严格地讲 , 大跃进民歌运动既是毛泽东的民

粹主义杰作 , 又是亿万农民群众对民粹主义抱以

空前的呼应与激赏的杰作。它既是领袖文化性格

的某种程度的普及与泛化, 又是亿万农民群众文化

性格的某种程度的神化与张扬。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性历史品格的深刻认识

与体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 是绝无仅有

的, 无论是在情感的向度上, 还是在经验与理性的

累积上, 都使他更卓越更动情地深入到农民的古老

文化性格中去, 深入到他们的情感图式和理想图式

中去。正因为如此, 他才较“五四”前后所有的新

村主义和民粹主义者都更为理智而动情, 更为成熟

而急切。

农民群众世代躬耕辛劳 , 日出而作 , 日落而

息 ; 朴厚善良 , 悲苦坚毅。“压迫愈重 , 反抗愈

烈”, 渴望“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社会———而实现

土地关系的所有制变革无疑是具其革命文化性格的

动力来源。在中国共产党内, 毛泽东是第一个认识

与触摸到这个动力源泉的革命家。而农村的田园诗

画与农民群众的淳朴勤劳、苦大仇深, 又使毛泽东

很容易在将农民视作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同盟军”

的时候, 将他们视作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人格化楷

模。正因为如此, 他才贸然越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农

民观, 一步跨入了历史的谬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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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较这二人更早的思想家章炳麟曾把当时中国社会分为十六个等级 ,而第一等级就是农民。他认为“农人于道德为最高”,“而通人( 高级
知识分子) 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但这还没有完全接触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

跃进民歌运动的奥义核心。之所以这样说 , 其原

因是 , 前者是以政治经济的体制变革面目大规模

展开, 后者是以精神文化的浪漫面目大规模进行。

这两条主线几乎贯穿了毛泽东数十年来从事农民

革命战争的心路历程。即 , 农民革命要沿着“解

放的大道迅跑”, 必须要“冲决的网罗”有二 : 一

是政治经济上的阶级压迫 , 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压

迫———这当然算不上是民粹主义 , 但稍有不慎 ,

就会误入民粹主义的浪漫与空想之中。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在 1958 年是怎样与阔别

数十年之久的民粹主义重新邂逅的。毛泽东早先

提出大搞采风运动是在 1958 年 3 月召开的成都会

议上。若单方面从号召各地干部回去负责抓民歌

生产来看 , 尚来能构成完整的民粹主义。民粹主

义的要点除了神化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和

“共产主义积极性”以外 , 另一要点就是丑化与作

践知识分子。这两点就足以构成成都会议上毛泽

东讲话内容的民粹主义特色。毛泽东在此前一年

的 1957 年 3 月党的宣传会议上曾愤慨地说道 :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 , 是从旧社会过来

的 , 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

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 , 但是在解放前受的是资产

阶级教育 , 世界观观基本上资产阶级的 , 他们还

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1 ]。考虑到 1956 年波

兰和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整个

社会主义阵营的刺激 , 因此他的这种忧虑和愤慨

是可以理解的。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固然

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对知识分子措词严苛的

发端 , 但成都会议讲话的不同是 , 他在严厉贬斥

知识分子的同时 , 充分肯定和褒举了农民潜藏的

巨大的“共产主义积极性”, 同时还将民歌推举到

一种神话般的“精神变物质”的高度。毛泽东说 :

“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 , 即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

和已经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 ; 另一个是民族

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2 ]。紧接着他充满浪漫

情愫与审美期待地谈到他对民歌的特殊感情 , 谈

到大搞全民写诗采风的必要 , 并进一步提出“中

国新诗的出路”。最后他认为读劳动人民创作的

“几百万或成千万首的民歌⋯⋯比看李白、杜甫的

诗舒服一些” [ 3 ]。值得注意的是 , “李白、杜甫”

在这里只是一种具有特殊指代意义的政治文化符

号, 它的所指即是“知识分子”。因为毛泽东对李

白等诗人是尤为敬重而欣赏的 , 他之所以将此作

比而判其优劣 , 自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更

深隐的哲学思考和道德期待等导致的审美憧憬等

缘由。

二

“五四”前后兴起的民粹主义思潮的一大谬

误就是在激情呼喊“劳工神圣”、“劳农神圣”以

及“与劳工为伍”的口号的同时 , 为数众多的青

年知识分子真挚愤懑地诅咒和作践非“劳工化、

劳农化”的自己。这种诅咒和作践当然含有情感

与理性、文学与革命兼而有之的政治意义和审美

意义 ; 含有脱胎换骨的渴盼和对平民化人格的崇

仰意义。“五四”时期兴感于此的言论颇多 , 但

最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的当数陈独秀和李大

钊了①。陈独秀 1920 年在《劳动界》上撰文说 :

“我们现在—方面盼望不作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

用的下贱 , 一方面盼望作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的

有用、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 , 劳力

者治于人’, 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转过来说 : ‘劳

力者治人 , 劳心者治于人”; 而李大钊则在他的

《低级劳动者》一文中愤慨地补充说 : “有一种自

命为绅士的人说 : ‘智识阶层的运动 , 不可学低

级劳动者的行为’⋯⋯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

别? 凡是劳作的人 , 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

如果说这两位新文化运动杰出领袖人物的话已包

含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初步领会的

意思 , 那么另一些深受民粹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

梦境影响的知识分子则是这样一种深藏原罪感的

意态了 : “念书人是什么东西 , 还不是‘四体不

勤, 五谷不分’, 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

民吗?⋯⋯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 , 但是请问

回到家里扛得起锄 , 拿得起斧子、凿子 , 擎得起

算盘的可有几个人?”[ 4 ]自我诘难、悔痛交迫 , 其

状殊可感人。又如 : “我很惭愧 , 我现在还不是

一个工人”[ 5 ]这种自愧自悔和自虐自责使他们将思

想推向极端 , 并禁不住悲呼 : “我们最钦佩的就

是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 [ 6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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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畸形的自损和悲号自有其反传统价值观的进步意

义, 这种无私无畏的人格价值和理想社会价值追寻

最终都归宿到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泛劳动主

义、民粹主义那里。而这些“五四”知识分子所有

过的思想痛楚与情感迷狂, 也是毛泽东曾经所深刻

经历过的。毛泽东早年曾在《讲堂录》中写道 :

“农事不理 , 则不知稼穑之艰难 ; 休其蚕织 , 则不

知衣服之所自”, 这是他早年文字中对劳动与知行

关系的朴素赞美, 已明显蕴含着他对农民的真挚敬

重 , 但尚未形成作为一种理想情结的民粹主义倾

向。以后在漫长而峥嵘的革命战争中, 他将民悴主

义作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 ; 将“五四”

时期风行的“到民间去”、“到兵间去”的思想口

号作了实事求是的内容更新, 并用以教育改造青年

学生和知识分子为革命战争服务。实践证明, 这是

经世致用原则创造的奇迹。

遗憾的是, 他并没有彻底根除和清算民粹主义

对他潜意识的干扰。虽然它再次滋生蔓延的时候不

再是以“民粹主义”作为思想旗号 , 但它终究以

“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民歌运动”的时髦装束

而叫得震天价响了。这种以贬损知识分子的知识、

学问以及智能水平和人格水平为政治文化内容的民

粹主义思潮在大跃进中的醒目标举, 在毛泽东的讲

话中比比皆是。如成都会议后两个月, 他在八大二

次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特别提醒到 : “从古以来 ,

很多学者、发明家, 在开始都是年轻的, 都是被人

看不起的, 学问比较少的人, 被压迫的人。⋯⋯青

年人打倒老人, 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 这种

例子多得很。”[ 7 ]

这里面明显包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包含有

呼唤新生, 替代陈腐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新

人胜旧人”的社会进化论价值观。但毛泽东的落脚

点并不全在这里, 他主要强调的是: “被人看不起

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最终要“打倒

学问多的人”。

将“学问少”与“被人看不起”、“被压迫”

的几种价值属性与身份属性并列, 可以看出毛泽东

在这里所指示的一种历史必然和反价值观的必然 ,

确实是浸润着足够的民粹主义情感理性因素的。一

年以后他在庐山上组织批判彭德怀时, 仍不忘在发

言中以“诗话”的方式来强化和巩固他的这—思

想。他极动情地说:

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 打了仗以后要

作诗 :“去时儿女悲 , 归来笳鼓竞 , 借问

行路人 , 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

《敕勒歌》: “敕勒川 , 阴山下 , 天似穹

庐, 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

低见牛羊。”这也是一个字不识的人。一

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 为什么我们的公

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 ?①

可以想见 , 这些原本包含辩证法思想的话语 ,

—经误入歧途之后, 它们对辩证法的斫伤就是十分

惨烈的了。精神产品生产的浮夸风是“共产风”的

另一个不可小觑的侧面, 它与粮食生产和钢铁生产

的浮夸风一样, 越刮越猛。一时间飞沙走石, “新

民歌”中不少篇什以争贬知识、学问和轻贱知识份

子 , 谩夸文盲写诗奇迹为浅陋野蛮风习。在此略

列—二, 以便于析述。

其一:

文盲握笔写诗歌, 心头舒畅如大河;

千年笔尖不说话, 今日有话说不完。

其二:

太白斗酒诗百篇, 神话流传二千年;

如今诗歌地连天, 愧煞长庚老神仙。

其三:

工农诗歌好又多, 赛过杜甫苏东坡;

过去诗人有几何? 如今人人写诗歌。②

以“李白”、“杜甫”、“苏东坡”作为揶揄对

象的新民歌比比皆是。当然断不可认为这些“新民

歌”的创作者真正打心眼里在蔑视和糟贱以上这些

大诗人。“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新民歌是既

要讲数量的“浮夸”, 又要讲内容的“浮夸”的。

所以, 流风所及, 知识和知识分子都真的是无地自

容了。这自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民粹主义革命化

的盖世神功所创造的奇迹。与此同时, 知识分子因

知识和学问带来的诸多优越感迅速跌价为卑微感和

忏悔意识。面对铺天盖地的“新民歌”, 他们中不

少卓有成就的诗人不惜降低自己的写作水准去重新

学习写诗, 重新在大跃进和大民公社化运动中去检

讨自己 , 改造自己“发现自己”。这真可以称得上

是真诚而痛苦的———邯郸学步, 充满悲喜剧意味。

请先看一位著名诗人的《十三陵水库工地杂

①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的内容,“姓曹的将军”是指梁朝的曹景宗。文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讲话汇编》1990版,第 311页。
②以上所引民歌均见天鹰:《1958 年中国民歌运动》一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 年版 ,第 34 页、第 35 页、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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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奔水库先投人海

奔山口蓝潮汹涌!

叫四山环抱我骨头,

从此排千陵万陵!

自然有规律, 缺头脑,

什么主义也不管,

别抱怨“天地不仁”,

我们造锦绣河山! ①

意象纷乱 , 韵律全无 , 理念先行 , 诗意阙如。

这确是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这样的诗与生动

形象、押韵耐唱的“新民歌”相较, 硬是要“愧煞

长庚老神仙”了。民粹主义就是如此使知识分子在

原有价值秩序失范和理想追寻迷乱的同时窘态毕

现、斯文扫地。

再请看另两位著名诗人的由衷感喟。柯仲平

说: “我感到很多的民歌都来向我挑战, 那许多新

民歌摆在我而前 , 就像一种挑战书 , 我不能不写 ,

不能不应战”[ 8 ]; 而郭小川则更以一种忏悔者的激

情说: “谁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呢?新民歌向新诗

发起了一次极严重的挑战: 你, 新诗! 你, 社会主

义的诗人! 你们要发展, 要长进吗? 你们再不能无

视我了。” [ 9 ]岂止“不能无视”———对“新民歌”

的学习态度、认识态度已扩大为检验“知识分子诗

人”的政治伦理观标尺和艺术审美标尺。以致一场

为历史记忆最为深刻的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的

学术公案, 在诗人和批评家诚惶诚恐的争论中, 被

党内作家李亚群一语点了个透心凉: “关于形式问

题的争论, 还是一个谁跟谁走的问题⋯⋯关于谁是

主流之争, 实质上是知识分子要在诗歌战线上争正

统, 争领导权的问题。”[ 10 ]联系到后来的 1964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所说的一

段话, 李亚群的这个裁决就不再是唐突的了———毛

泽东是这样说的: 我们是“一支工人、农民的军队

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因此 , 跟“新民歌”走

与跟“新诗”走( 新诗即所谓“自由诗”) 意味就

大为不同了。不是吗? 毛泽东刚在成都会议上诙谐

而不失严肃地表示了他对“新诗”的政治审美态

度———“现在的新诗不成形 , 没有人读 , 我反正不

读新诗, 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至于由此形成

的“知识分子诗人”纷纷起身为“五四”以来的新

诗寻找可供“检讨”的“缺陷”的负罪局面, 就更

是顺理成章的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先生

的一段反省: “‘五四’以来的新诗 , ⋯⋯虽然摆

脱了旧中国旧诗的规律, 却套上了西洋的枷锁。”[11]

而傅东华先生干脆说: “将来的诗歌要去吸收外国

的东西 , 也是直接吸收 , 断然不会去继承“五四”

以来四十年的新诗传统” [ 12 ], 这就将“新诗”与

“新民歌”的关系置于了不可协调、渡让、整合、

传接的对立关系了, 这当然并非毛泽东的本意, 但

追根溯源 , 却又与毛泽东 1958 年的政治文化战略

确是有着深刻联系的。

三

与此同时,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和农民“共产

主义智慧品格”的极致称颂, 作为民粹主义的另一

个侧面, 在大跃进民歌中比重尤大。而“新民歌是

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这种结论, 也顺理成章出现

在周扬的讲话和国家的有关文件中。

新民歌是这样来描述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的诗

意连接的: “共产主义是天堂 , 人民公社是桥梁 ,

登上天梯上天堂, 天堂幸福无限量。”[ 13 ]而那亿万刚

脱离小生产私有制形态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又是

怎样来描画共产主义的呢 ? 同样有新民歌为证 :

“总路线是灯塔 , 共产主义开了花 , 水利化、机械

化、电气化、工业化⋯⋯麦克风前来讲话。”[ 14 ]在民

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遍及全国的浮夸风被《人民

日报》专论认为是“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

农民, 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 再加上冲天的干

劲 , 这些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 15] 现实是什

么呢? 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考察的干部

写的一封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人有多大

胆, 地有多大产》的信中, 用不庸置疑的口气向人

们介绍了一个据说十分寻常的奇迹: “一亩地要产

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 , 一亩地要产

一、两万斤玉米、谷子, 这样高的指标, 当地干部

群众说起来像很平常⋯⋯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

魄大。”②

①《诗刊》1958 年 3 月号卞之琳的诗作。
②《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7 日。另据尘元先生回忆 ,他当时还去参观过“万斤大学”,被其虚构的理直气壮搞得现在仍记忆犹新 ;“据说
这个大学所养的牲口都有万斤重。我那时曾问校长:‘可有万斤鸡? ’他断然回答:‘当然有! ’我说:‘万斤鸡岂不变成了大象? ’他说:
‘就是这样! ’一点也不觉得说大话的可笑。”详见《在语词的密林里》,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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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民歌气魄相较这尚算不得大。新民歌最大

的特点就是利用诗歌艺术可以允许夸张虚构的创作

优势, 在纸面上和口头上生产钢铁、粮食, 甚至预

支共产主义! 如河北束鹿县有一首民歌写道: “一

个谷穗不算长 , 黄河上面架桥梁 ; 十辆汽车并排

走, 火车驰过不晃荡。”至于夸张描画小麦、玉米、

大豆、高梁等农作物是如何大得无法想象的“诗

意”比比皆是, 泛滥成灾⋯⋯

毛泽东抑止不住内心的愉悦, 一种在青年时曾

被放逐了的新村主义和民粹主义激情使他在郑州会

议上称誉三国时期张鲁农民政权的“那种社会主义

作风”之后, 在武昌重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又

随手写下一段即兴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 有点像

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 不过那时

是神道的, 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 道路

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 最有意思, 开了我

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例。大约有一千

六百多年的时间了。[ 16 ]

先是称道张鲁政权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

继而又详述其“群众性医疗运动”和“吃饭不要

钱”均为人民公社先例, 究其实质还是在称誉农民

阶级的“共产主义本能”; 这是实现新社会、新人

格的前提和原始依据。正是在这种既新且旧的民粹

主义意义上, 新民歌运动才被极致地推举神化为在

这个运动中人们可以看到未来共产主义文艺的规

模。这是“共产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之一”, 它

“反映大跃进中人民的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

风格。”[ 17 ]几乎所有的关于新民歌运动的评析文字

中无一例外地将其定性为“共产主义文艺”———这

不是民粹主义的泛滥又是什么呢?

由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恰如从分地认识到农民

阶级的革命性和“同盟军”地位, 与主观拔高神话

其所谓“共产主义本能”、具有“共产主义积极性”

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而由此进一步拔高神话大跃

进民歌运动就距离马克思更为遥远了。其中“最大

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 抽去了农村

的主要劳动力”去炼钢, 去“赶超英美”, 是最具民

粹主义狂热的一大笑话。所以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

怀一道被指斥为右倾的张闻天在他大义凛然的发言

中一语道破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浮夸风的要害:

“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

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 甚至要

求“全民写诗”, 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18 ]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民歌运动都被历

史所否定与嘲笑之后, 有一首真正承续中国古老的

“国风”传统而被历史所珍视的民歌广为人民传颂,

这就是彭德怀在荒芜的田园和迷狂的“小高炉”群

中采集来的 , 用以讽谏的真正的朴实无华的民歌。

它与那以亿万计数来虚张声势的“新民歌”形成了

鲜明的反照和硬朗的抗衡:

谷撒地, 薯叶枯。青壮炼铁去, 收禾

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

胡!

很难想象, 当一个杰出的政治权威和诗人哲学

家执著于某种瑰美的幻象而脱离了坚实的大地之

后 , 他的“诗篇”还能赋予人们真实的感人魅

力———民粹主义原本是极富有政治理想诗趣的, 但

正因为如此它使 1958 年的中国和中国文学走向了

一条铺花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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